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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家父出生在重庆合川黎家沟

一个小山村，按字辈起名黎祖善。 家中兄

妹七人 ，哥哥 、弟弟各一个 ，姐姐 、妹妹各

两个。

家父一米七均衡结实的身材， 有一张

四方略偏长的脸型， 一双有神且带有蓝光

的眼睛；行走、坐立间腰杆挺直，温雅里透

出军人的气质。 他给人感觉是严肃而和善，

有点威严感， 孩子们在他面前显得比较老

实。 但有时在孩子们的再三要求下，会唱几

首革命歌曲， 尤其爱唱朝鲜族民歌 《 道拉

基》“ 倒垃圾，倒垃圾……”

在我记忆的少年开始， 家父是一个性

格内向的人，他少言寡语，也许受时代环境

的影响，很少与家人说话聊天拉家常。 工作

单位里少见他与同事攀谈、交流，只知兢兢

业业、埋头工作；他关心国际形势，在余干

县三塘供销社工作的几年中， 每天下班回

家，都会带回一份《 参考消息》坐在藤椅上

认真阅读。 他家务事不太会做，但做得来一

手好菜，每当节假日会大显身手，烧几个好

菜给家人吃。

家父

12

岁时丧父，全家大小八口人的

生活重担压在我奶奶肩上， 好在祖业上有

些田地。 奶奶说，除自己耕种之外，还雇佣

了季节性的短工帮助收割和抢种农作物，

生活上也算过得去。 初中还没毕业的他，为

支持伯伯完成学业，主动辍学回乡，协助奶

奶放牛、干农活等，一晃就是三四年过去。

伯伯中学毕业后，家父继续上学，在合川完

成初中学业。

在家父的自身努力下，顺利地考入重

庆国立高中。 他的国文（ 语文）和英文成绩

良好，得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他待人和蔼、诚实、厚道，受到大家的普遍

赞誉。 在高中学习阶段，作为进步青年的

他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做了不少宣传和

有益于解放事业的工作。 重庆于

1949

年

11

月

30

日宣布解放。

重庆的解放 ， 给国立重庆高中生们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参

军，加入革命队伍。 家父因回家务农辍学

几年 ，为了能顺利应征入伍 ，报名参军时

少报了年龄，并改名为黎行新。 入伍后进

行军事训练几个月，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

他主动报名入朝参战，保家卫国。 在朝鲜

战场三年 ，主要任务是后勤保障 ，运送弹

药、粮食补给前线作战，兼任文化教员。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的

1953

年

7

月 ，志愿军撤回祖国 ，家父所在的部队被

安排入驻上饶罗桥部队，三年后转业到地

方工作。 先后在地区副食品公司、余干信

丰垦殖场 、余干县贸易公司 、余干县商业

局工作。

1968

年

8

月干部下放劳动， 家父携全

家六口来到余干三塘公社明湖大队。 记得

刚到明湖大队时， 先是在大队部住了大约

半年，每天早上吃饭前，每人都要手捧毛主

席语录， 面向领袖画像说：“ 敬祝毛主席万

寿无疆，……”边说边挥动着语录。

三年后的

1972

年

5

月，家父调到三塘

供销社工作，全家租住在三塘街下屋村，一

住就是六七个年头。 曾记得

1976

年家父已

从农村调至三塘供销社工作有四年左右，

参加了当地组织的社教活动， 那时常年工

作在外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一年中

很少回家。

家父在明湖大队三年里添了一个男

孩，住在三塘街下屋村三年里又添了一个

男孩，此时共有六个男孩，生活十分紧张。

于是

1978

年

2

月主动要求调到康垦供销

社工作， 一干就是十年。 记得有一次，我

在鹰潭

223

地质队工作时的

1988

年夏

天，到南昌出差特地乘船途经康垦供销社

家父住所探望他老人家。 那天中午，招待

我的是有点味道的肉和鸡蛋，我心里很是

难受，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地节省，把好肉、

好蛋留着等我回家吃， 自己却舍不得吃，

而留出味道来啊 ！

1988

年

12

月 ，家父光

荣退休。

退休一年后， 来到上饶市铁路新村一

路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 三年后就住在铁

一路自建的一室一厅砖混平房， 从此告别

了长年租房历史，安心在家度日。 记得躺在

家里最后受苦的三个月， 六个儿子轮流值

班守护，

2008

年

7

月

25

日的早上

07:50

左

右，因身体器官衰竭，最后家父还是离开了

人世间，享年八十五岁。

家父的逝世， 给家人以沉痛的打击与

忧伤，尤其是母亲的打击很大，此后母亲她

失去了终身的伴侣。

家父的一生 ，是平凡的一生 ，也是极

其艰苦朴素的一生。 经历了家庭的变故，

初中辍学回家放牛、干农活。 中学时期战

乱 ，重庆解放后参军不久 ，又赴朝鲜参加

志愿军，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 从朝鲜

回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几经周折，越走

越偏远 ，工作环境越来越差 ，生活越来越

艰苦。但是，他从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

着，寡言少语地度日生活着，与伴侣、儿子

极少交流。 临终前一年卧床难起，已生褥

疮，大便难排，从不叫一声苦。 他逝世时，

未留给子女任何财产，而留给我们的是能

吃苦、不叫苦的坚强意志和艰苦朴素的生

活态度。

亲爱的父亲， 你的生平我们无法用言

语来详细表述，更难用信笺来一一记录，谨

以此文表达我们对您的深切缅怀吧。

周末， 阳光正好， 我与女儿

驱车前往市郊。 一路上， 金黄的

阳光与绿叶交替舞蹈， 让人心境

悠然。 这时， 路两旁盛开的红色

三角梅犹如一抹抹鲜艳的色彩，

掠过我的心头。

40

年前 ， 军营里也盛开着

火红的三角梅 。 那时的我 ， 年

轻而热血 ， 每日里只有军装和

训练 。 直到有一天 ， 我偶遇了

那个姑娘———她就像那鲜艳的

三角梅一样 ， 开在了我单调的

军营生活中 。 她的笑容 ， 就像

那三角梅的花瓣 ， 红得热烈 ，

红得让人心动。

40

年前的那个春日 ， 我坐

上了鹰潭至厦门的火车， 踏上了

返回部队的路程。 坐在车厢内，

我不禁回忆起回家时的场景， 那

一刻， 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有多

么牵挂奶奶， 也意识到奶奶对我

的爱是何等深沉。 当时回家时，

我期待着能看到奶奶那慈祥的笑

容， 却没想到她永远不在了。 回

忆起和奶奶最后一次的交谈， 我

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 奶奶当

时含泪对我说： “ 孙儿， 老天不

知能让奶奶再吃几年饭， 也许等

你回来， 我就不在了。” 我还记

得我那时的回答： “ 奶奶， 您身

体这么硬朗 ， 我们祖孙定能相

见。” 奶奶笑着送我远行， 她噙

泪说： “ 奶奶等你回来。” 然而，

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我

参军才半年 ， 奶奶便因病离世

了。 奶奶离世时， 我父母本想拍

份电报让我回来送终， 可奶奶坚

决反对 ， 她说不能耽误我的工

作， 更希望我能够坚定地完成自

己的使命。 为此， 家里人按奶奶

生前交待， 对她去世的消息进行

了隐瞒。 当我探亲回到家中， 才

获知奶奶三年前就不在人世了。

想起只能见上奶奶的坟墓， 却见

不到奶奶本人以及奶奶对我无私

的爱，这些让我心碎。回想起我们

共度的时光， 奶奶总是毫无保留

地给予我爱和关怀， 她无论是在

我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巨

大的力量。 她给我灌输了勇 敢、

坚韧和无私的品质， 让我成为今

天的我。 奶奶， 虽然您已经离开

了， 但是您的爱永远留在我的心

中。 我永远怀念您那慈祥的笑容

和温暖的拥抱。 每当我面临困难

和挫折时， 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鼓

励和支持，这让我勇往直前，永不

放弃。 我为有一个如您般慈祥的

奶奶而感到骄傲和幸福， 在我的

故事里， 奶奶永远是那个给予我

温暖与力量的重要角色。

在火车上， 回想奶奶生前对

我的关爱 ， 以及奶奶一生的坎

坷， 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时，

坐在我对面的一位俊俏的同龄女

子问我什么事这么伤心， 因我的

心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没有抬

头看她一眼， 也没有回答她。 几

分钟后到了邵武站， 那个姑娘要

下车了， 她把一张纸递给我笑了

笑说： “ 同志， 请你看看”。 她

走下了车， 列车又开始轰隆隆向

前行驶， 这时我打开她留下的那

张纸， 上面写着娟秀的一行字：

“ 解放军同志： 人生之路是不平

坦的， 谁都会遇上挫折、 痛苦，

希望你能坚强、 正确对待。 向前

走， 前面是一片天， 祝你好运！”

落款是： “ 三角梅”。 “ 三角梅”

显然是这姑娘的化名。 捧着“ 三

角梅” 留下的纸条， 心中一种温

暖和力量涌遍我的身心。

40

多年来 ， 无论是军营从

戎岁月， 还是回地方工作， 每当

沮丧 、 痛苦不安的时候 ， 我就

想起了“ 三角梅” 的留言， 促使

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与此

同时， 我也以“ 三角梅” 名义给

部队驻地小学生写信， 鼓励他们

从小立大志， 读好书， 给战友和

其亲人们写信， 为陌生的战友和

亲人送去 “ 三角梅 ” 温馨的问

好 。 回到地方工作后 ， 我还以

“ 三角梅” 的名字给无数需要关

心的百姓和青少年寄去明信片、

贺年卡， 为他们送去亲切的问候

和祝福。

如今， 时光已经流转了四十

年，“ 三角梅” 的影子在我的心中

依然清晰。

40

多年过去了，我心

中的“ 三角梅”在哪？你还好吗？我

想， 这是多么纯洁的情感。 寻找

“ 三角梅”， 其实也是在寻找那份

曾经的自己。寻找那个年少轻狂、

热血沸腾的自己； 寻找那个因为

人与人之间质朴的亲情而绽放的

自己；寻找那个已经远去的、只存

在于记忆中的自己。

这情感就像那盛开的“ 三角

梅”一样，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

然鲜艳如初。 我看着车窗外盛开

的三角梅，心中涌起了一股温情。

我知道， 我在寻找的不只是那盛

开的三角梅， 更是那份久违的感

动，那份曾经的热血与青春。

“ 爸爸 ， 看那边的三角梅

好美！” 女儿的叫声打断了我的

思绪。 我微微一笑， 心中那份寻

找的决心更加坚定 。 因为我知

道， 就像三角梅每年都会盛开一

样， 那份曾经的感动和温情也会

永远陪伴着我。 车继续前行， 路

旁的三角梅依旧绚烂。 我望着那

些火红的色彩， 心中充满了期待

和希望。 我知道， 在这条路上，

我会一直寻找下去， 寻找那个已

经远去的自己， 寻找那份永不凋

谢的温情。

最近的一些日子 ， 我家花

农 总 会 骄 傲 地 在 我 面 前 说 ：

今天 ， 回家路上遇见姚先生 ，

在他店中坐了一会 ， 喝了 好

茶 。 在花农面前 ， 面对他较

为频繁的饭局 、 酒局 ， 我 会

经常灌输两句话 ： “ 茶灌 玲

珑子 ， 饭撑鼓眼痴 ”。 我家花

农为了生意 ， 应酬颇多 。 我

心中痛惜不已 ， 嗔责也是 够

多的 。 总想让他把酒桌上 谈

成的事 ， 能放到茶桌上来谈 ，

把酒倒满喝到微醺 ， 不如 烹

水煮茶相谈 。 渐渐地 ， 花 农

也有了很大觉悟 ， 置办了 茶

桌 、 茶具 ， 并购买了好些 茶

叶 ， 喝茶的家什备齐了 ， 于

是乎喝茶待客 ， 不亦乐乎 。

寻常百姓口中总有这样一

句 话 ： “ 打 开 门 来 七 件 事 ，

柴 米 油 盐 酱 醋 茶 。 ” 从 古 至

今 ， 茶也是生活的一种必 需

品吧 。 有文字记载的茶事 就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 唐 代

开元以后 ， 茶道大行 ， 饮 茶

之风弥漫朝野 。 著名的唐 代

诗人白居易在 《 琴茶》 中 有

云 ： “ 琴里知闻唯渌水 ， 茶

中 故 旧 是 蒙 山 …… ” 诗 人 辞

官归隐后 ， 忘情山水间 ， 听

古琴品蒙茶 ， 平复了诗人 的

郁郁无奈 ， 同时也成了诗 人

日常健康生活的常态 。

我的家乡铅山就是有名的

“ 河红茶” 故乡。 巍巍连绵的武

夷山脉峰峦峻险， 终年云雾缭

绕， 海拔垂直的高度， 造就了

同山不同天的气候， 便有高山

野茶、 低山茶子一说。 河口明

清古街里， 古朴的木板房 ， 青

石笃笃的街旁， 开了几家颇有

名气的茶叶店， 特别是那些兰

心蕙质的老板娘， 她们卖的不

仅是茶叶， 而且展示茶艺 ， 打

造着因茶而生成的文化圈 。 茶

叶、 茶艺、 茶旅， 在万里茶道

的推动下有一股蓬勃之势 。 人

因茶而增色 ， 茶因人而添香 ！

喝茶的人， 三五几个相邀 ， 在

一种平和、 养生、 沉静的氛围

中， 降噪安静， 心生欢喜 。 苏

轼曾写 ： “ 且将新火试新茶 ，

诗酒趁年华”， 更有“ 寒夜客来

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茶好当属那种长在高山 ，

没有人工干预的野茶为上 ， 武

夷山脉上有个海拔一千四百多

米的小村庄叫麻粟， 只有二十

几户村民。 因山高林深 ， 村子

里的路又险又窄， 不仅需要司

机技术好 ， 而且还要有经验 ，

才让人敢坐车去到那里。

姚先生和夫人段姐对茶情

有独钟的， 每年谷雨前 ， 就会

到乡村山里去寻茶， 而且还把

作协的伙伴们带上。 除了对茶

的深爱， 更想弘扬铅山的 “ 河

红茶”， 他们夫妻俩在福惠苑小

区边上开了家小店 “ 段记 商

行”， 硬是在店中挤出了几平方

米， 搁出一张茶桌， 摆放好茶

具， 让铅山的“ 河红茶 ” 上了

柜架， 并在茶桌主人位后 ， 裱

写了一个大大的“ 茶” 字 。 于

是在这个小小店中， 汇聚的友

情与热闹都荡漾在那一泡又一

泡的茶水中。 麻粟的高山野茶，

有让你啧啧咋舌的好味道 ， 更

有让你讶异的价格， 大抵都几

千元至万元一斤 ， 麻粟的茶 ，

说到底不讲“ 元” 而是讲“ 缘”

了！

我有缘品尝了这款茶 。 茶

汤清甜， 茶色琥珀橙红 ， 久泡

味还长留！ 某个夜晚， 骑辆单

车到先生店中拜访， 先生店中

的茶桌通常是很繁忙的 ， 一拨

又一拨的人 ， 围坐在茶桌边 ，

一边喝茶一边天南地北地 聊

着。 段姐是泡茶的好手 ， 从入

茶、 煮水、 洗杯、 盖茶 ， 再递

到你面前盈盈一盏茶， 动作娴

熟 灵 巧 ， 然 后 微 笑 轻 言 说 ：

“ 涂涂喝茶……” 我很是享受 ，

作为老大哥式的姚先生 ， 会在

旁边开启自豪式地讲谈 ： “ 这

茶是高山野茶， 在海拔一千四

五百米的山里才有。 麻粟是个

较古老的小村庄， 村民就靠那

些野茶而一直坚守在那村 子

里！ 村小但茶出名。 茶绝对是

好茶， 你慢慢品， 看看有啥不

同。”

于是 ， 静静的夜里 ， 外面

行人已少， 大多的店铺都打烊

了， 我和我家花农， 端着一盏

茶 ， 品着喝着 。 我家花农说 ：

“ 这茶有一种很好的香味 ， 都

泡了好几泡了， 这还留着香。”

我是个没工夫品茶的人 ， 家里

买了茶桌也空置当书桌了 ， 但

在段姐一杯又一杯续茶的氛围

下， 我是喝个不停， 且惊奇地

问段姐 ： “ 这茶续了那么 多

杯， 为啥茶水里还有甜丝丝的

味道 ？ ” 段姐浅笑安然地说 ：

“ 好茶才会有回甘！” 我喝茶是

开启直饮模式， 一杯杯续上的

茶 ， 咕嘟咕嘟都灌进喉咙里 ，

惹得花农在那笑我， 哪有这种

灌汤式喝茶的人， 我也不恼他

的嘲笑， 喝茶怎样喝得自在就

怎样喝呗。 甚至于有一次喝完

茶回去后， 肚子饿得慌慌 ， 本

该减重的我， 熬不过那挠心寡

寡的饿 ， 坐在床上吃起蛋 糕

来 。 次日告诉段姐后 ， 段 姐

说： “ 茶本身就有助食消渴功

效， 所以多喝茶也可瘦身的！”

在段姐和姚先生他们面前 ， 因

有世交之情 ， 没有拘束之感 。

姚先生常说他年轻时想买一块

“ 上海 ” 牌手表 ， 当年在百货

公司我父亲手上买的， 为了选

上一块好手表， 拜托我父亲试

了好几块手表才选下。

段姐慢悠悠地泡着茶水 ，

高山野茶在她的巧手下 ， 浸润

开来， 茶汤浅晕开琥珀般的红

色， 灯光柔柔， 没有相扰的旁

客。 花农像是忘却了白天的忙

碌辛劳和姚先生一同研究那些

茶叶的外包装设计， 品着 ， 谈

着。

麻粟的高山野茶 ， 真的有

“ 饮罢清风生两腋， 馀香齿颊犹

存” 之感。 我和我家花农在姚

先生那里品到麻粟那么的好茶，

确实有些感动了， 感动段姐一

家待人的亲切， 更有感于在当

今行车难的麻粟人， 为了那一

片片百年老枞茶树， 舍不得搬

迁下来， 而且年轻一代人还生

生不息， 不离不弃那片家园。

几天前立秋， 果然就感

觉到气温不一样了。 这几日，

连续地下了二场透雨， 虽然

不是风骤雨狂的那种， 但雨

量也不小， 有点像初秋通透

而澄清的天空 ， 落落大方 、

疏疏朗朗地下着。 其实我也

是很有心的， 想到雨中被淋

个全身清凉， 这或许在雨地

里， 也能寻觅出一两句的好

诗， 就像苏东坡的“ 殷勤昨

夜三更雨 ， 又得浮生一日

凉”， 然而这阕词， 写作的背

景好像是盛夏时节， 从时间

上与我的情景有点不配。

但我终究没敢迈步冲进

雨幕里， 让自己来一次淋漓

酣畅。 人渐渐地老去， 脸皮

也似乎越来越薄， 怕被别人

笑， 怕被山妻骂， 怕被儿孙

责怪， 老没正形， 老无老样，

这话听到耳朵里， 总是有那

么几分不爽的。 亲身去实践，

这念头自然不敢再有了， 然

而我心飞翔， 却是不关任何

人的事。 于是乎， 我便点一

根烟， 甚至搬来一条轻便的

凳子， 缩身在屋檐下， 看着

那些猝不及防、 来回奔逐的

人， 狼狈、 尴尬、 愕然、 愤

怒、 无奈、 从容、 淡定， 可

以说， 有多少在雨中挨着雨

淋的人， 便会有着各式各样

的神情与面孔。 巷子对面的

一个小男孩， 趁着母亲一不

留心， 便猛地冲到了雨地里，

欢快地踩着地上的积水， 嘎

嘎地笑跳着， 将一双藕结似

的小手， 意图承揽着天空滴

落下来的雨珠。 这很像是我

见过的满池荷叶， 承接着雨

凝风露， 这些本无生命的东

西， 一旦被荷叶承受住， 便

自觉地圆润起来， 晶莹剔透，

仿如一把一把的东珠， 跳荡

着、 滚动着……其实所谓的

生命 ， 根本而言也是动着 、

活着， 在形态上可能各为异

表 ， 有快有慢 ， 有静有速 ，

但必需的前提是， 它总能保

持着“ 动” 的概念， 哪怕以

微秒的速度。

《 蜗牛与黄鹂鸟》 的歌

词中写道： “ 阿门阿前一棵

葡萄树， 阿嫩阿嫩绿的刚发

芽 ……” 讲的是一个有关蜗

牛的故事。 这在当时歌坛显

得平地突兀， 有如“ 天上掉

下个林妹妹 ” 一样的感觉 。

至今， 这歌儿我仍能哼唱上

几句 ， 也可以保证不跑调 ，

可惜的是， 这么多年来， 嗓

子已被烟酒烧坏掉了， 把曾

经过往的记忆与所想表达的

东西， 都无法顺畅地传达给

别人。

蜗牛， 是自然界公认的

慢爬动物， 不仅动作慢， 且

一身的涎液， 顶着一个螺蛳

的壳， 最喜欢爬在一些阴湿

的地方。 然而， 它的命名却

与“ 牛” 挂上了钩， 难道仅

仅就因为它头部长了一对类

似 牛 那 样 的 “ 角 ” ？ 那 是

“ 角 ” 吗 ？ 论体积 ， 它与牛

不知相差了多少十万八千

里； 论性情， 与牛有着天地

壤别……然而， 它就为什么

会与牛相提并论呢？ 如果从

现在开始， 我不叫“ 蜗牛”，

改名为另一种比较合乎它形

貌的称谓， 比如可以叫“ 蜗

角 ” “ 蜗居 ” “ 蜗利 ”， 或

其它什么的。 你别奇怪， 还

真有。

这几日， 果然甚少听到

蝉虫声嘶力竭的那种叫声 ，

莫非秋， 真的就这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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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一个阳光灿烂的

日子， 我们一行人从上饶出

发 ， 来到德兴市龙头山乡 ，

继续前行 ， 沿途依山傍水 ，

进入环抱在大山中的上源头

村突然开阔起来， 令人眼前

一亮。 这里就是家家户户都

用鹅卵石构建房屋的“ 石头

村” 了， 被誉为隐藏在大山

深处的“ 石头部落”。

不愧于“ 石头部落 ” 之

名。 走进村子， 映入眼帘的

便是鹅卵石搭建的房屋、 鹅

卵石小道 、 鹅卵石田埂等 ，

一派幽静神秘的景象。 房子

的石墙缝隙中长着绿油油的

苔藓和厥类植物， 透着岁月

的韵味， 又充满着自然的勃

勃生机。 小河清澈见底， 涓

涓流淌， 环绕着这个特别的

小村庄。 几只黑天鹅正在水

面上悠哉悠哉， 为石头部落

增添几分恬静。

这种鹅卵石民居十分富

有地域文化特色， 为石木结

构穿斗式建筑， 又有干栏式

建筑遗风。 这种营造技艺自

唐时发端， 宋时发展， 明清

时期定型， 有一套相对固定

的营造法式， 传承方式均为

师徒之间以实践经验手手相

授、 口口相传， 不见诸文字，

已被列为江西第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为什么用鹅卵石建造房

屋？ 村庄身处深山， 一条河

流弯弯曲曲， 河滩上鹅卵石

甚多。 住在河边的村民便就

地取材， 收集来河滩、 荒地

的鹅卵石， 请来技艺精湛的

泥瓦匠拌上黄泥石灰， 用来

砌墙； 内用大山里的木头做

柱子、 房梁和房间隔板， 再

铺上红色或青色的瓦， 就打

造好了别具一格的家。

村落的原有格局及形态

保存得挺好。 现在， 这个藏

在大山深处不为人知的“ 石

头部落”， 已经成了德兴市乡

村旅游的“ 名角”。

2019

年 ， 外地客商对

空置已久的整个村庄的石头

房进行重新打造， 在原本鹅

卵石的框架基础上， 改造成

乡野情趣与现代风完美结合

的民宿群———隐舍民宿 ， 规

划建设了石寨、 水寨、 文化

广场、 文化博物馆、 生态农

场等。 与民宿隔河相望的另

一侧， 走过风雨廊桥， 依山

而建的叠翠园山水相映， 建

筑精美， 红色的廊柱托起苏

式彩绘的雕梁画栋， 既有着

北方园林的气势恢宏， 也不

乏江南园林的玲珑精妙。

石头部落内还有一个篆

刻了历史的地方———“ 光辉岁

月 ” 红色记忆馆 ， 被称为

“ 红馆”， 同样由鹅卵石建成。

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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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连廊， 走进去， 收

藏有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

有老一辈革命家、 红军师长

胡天桃着草鞋、 带干粮袋的

壁画……参观者可以一点点

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德兴市

的奋斗历程和重要事件。

走在鹅卵石小道上， 只

待正式对外旅游开放的石头

部落静谧、 安宁。 从前， 村

子里没有修路， 村民们进出

不便， 只能靠山吃山、 靠水

吃水； 后来， 村子里通了路，

为了更好地生活， 年轻人纷

纷外出打工， 或者在城里安

了家。 现在的石头部落， 几

位留守的老人， 过着最简单

朴实的生活。 他们留守在这

里， 不愿远离故土， 就像鹅

卵石一样， 坚定、 坚固、 自

强不息， 始终在这里坚守一

生。 而不久的将来， 这里会

游人如织， 热闹喧哗起来。


